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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公里外传来一张图片。圆滚
滚的蛇皮口袋一个摞一个，红的，白
的，粉的。里面装的，是金黄的稻
谷。这才恍然，原来秋天都到了。

记忆里那一亩三分田还是我走
的时候青青绿绿的样子。转眼已成
金黄，不免感慨时间飞逝。

我的老家，在豫南的一个小山
村，没有莫言笔下成片成片的红高
粱，也没有陈忠实镜头下白鹿原的苍
苍麦地，层层错落的水稻田，是小山
村的主角。山村人不多，48户，每家
都会有几块水稻田，或集中或分散，
或方正或曲折。稻田旁边会有水库，
是灌溉稻田的。水库的水清的纯粹，
会有鱼，会有养的大白鹅。

老家的房屋是苏南园林风格的，
曲径长廊，圆门透窗，不同的是我们
只有前庭没有后院。正中间的叫堂
屋，爷爷那辈的人喜欢在屋子里布置
一个长长的案桌，案桌中间放个香
炉，香炉两边各点一支蜡烛。案桌上
还会摆自动报时的老式座钟，还有那
种左扭一圈右扭一圈才能调音量的
黑白电视机。案桌后面的那面墙呢，
会挂一幅毛主席的画像或者迎客松
图。四周的墙则会挂类似梅兰竹菊
春夏秋冬的字画。堂屋两边各有一
间房子，这才是爷爷奶奶口中的“房
屋”，在他们眼里“房屋”专指睡觉的
屋子。

老家的院子很大，大到种了很多
的果树，屋檐下石榴树和樱桃树并
排，小时候经常在两棵树中间拴个绳
荡秋千，晃着晃着晃久了，把树干都
勒出一道伤痕，深刻见骨。往前是四
根柱子搭的一架葡萄，葡萄熟了得踩
个桌子摞个板凳才能够着。再往前
是青梨树和柿子树，挨着院墙还有一
株低矮却枝头繁茂的栀子花，盛开的
时候满院子香气扑鼻。院子里果子
压弯枝的时候，便是秋天了，我们这
些小孩有吃不完的果子。秋天的院
子会硕果累累也会落叶飘满地。这
些树的落叶自划场地，自占地盘，会
以树根为中心躺在方圆不远的地方，
去陪伴和守护它的来处。若逢秋风

一捣乱，场地的界限也就模糊了。一
地的金黄，虽形状各异，片片落叶却
都脉络清晰，脚不忍心落上去，怕踩
疼了它们，也怕踩碎了它们酣睡的美
梦。奶奶每天早上都得扫一篮子落
叶，偶尔会埋怨几句说要把树砍了省
得扫，但从未见她动过一个小树枝，
哈哈，怎么舍得我们没有果子吃嘛。
祖孙情也就融化在院子里的秋天那
一片片金黄的落叶里了。

门前的一片广场，是晒稻谷的好
地方。刚收割的稻谷金灿灿的，带着
日月天地的水土精华，躺在地上待到
秋风渐渐风干，便成了一粒粒凝固的
回忆。在这个小山村，稻谷成熟的时
候，整个山村就染上了像梵高笔下向
日葵的那种纯净的铬黄。我家的稻
田大大小小有7亩，收割稻谷的时候，
都是一家收稻众家忙。以前全靠人
力收割的时候，某家收稻，十户八家
的都赶来帮忙，女的戴着乡土气息很
浓的那种编织的草帽，在半人高的稻
田里穿梭，手里似月的镰刀一点一点
从日初出大如车盖，割到及日中如盘
盂。男的力气大，负责将割倒的稻谷
捆成捆，搬到梗上，挑回家里。他们
打趣，说笑话，爽朗的笑声萦绕在那
一草一木一田一地里。现在有了收
割机，镰刀就在稻田的舞台上谢幕
了，但热情爽朗的人都在，扎口袋的，
扛稻包的，开车子拉的，淳朴的民风
和丰收的喜悦都镌刻在稻田深深浅
浅歪歪斜斜的脚印里。大人忙收割，
我们这些小孩在稻田嬉闹。稻田旁
的小水沟，总有几个小孩挽着裤腿抓
小河蟹，稻田梗上我们摘野果，稻田
里有小孩拾稻穗，甚是欢乐。我们有
趣的童年也就这样拼凑起来了。

其实，我们惦记稻田，怀念村庄，
都是放不下那里的人和记忆。人都
是社会性的产物，我们不是独立的个
体，无法独立地存在，无论走到哪里，都
无法忘记家的方向，家的味道。可能在
多情的秋天，这种思念的味道更浓。

遥望家乡的金黄，我记得来时
路。

（单位：崇阳县国税局）
金色的旋律 汪志维摄

我开始想念
想念沙沙声
一片片吻向巷陌
想念慵懒的黄昏
牵着我的手
一起等

我开始想念
想念夜晚的黑色
一幕幕掀开心帘
想念树影婆娑了月光

我开始想念
你
穿行梅雨季节
风撩拨你的发
皱了你的美
遗失在青砖黛瓦
守护季节的更迭

(单位:崇阳白霓大市小学)

我开始想念
○庞书聘

你是我
未谋面的亲人?
你是我
多少年的期盼
你是我
赤足的追求

二千多年的轮回
铜铁到白银
腐朽化枯木
骇浪雕海角
每一个周期的弧顶
镌刻着你的背影

你是烟雨画青苗
你是剑鞘把酒藏
你是朱门尸骨寒

是你
托起盛唐的海棠花谢
是你
踮起九州如诗的韵脚
是你
炉火坯土捏出传世的青花

无论是荒凉的北疆大漠
丝绸古路
水泥钢城
都是你的身影和足迹

六十多年了
岁月记载着
你的辛勤、你的美丽
还有一步步
推动着脚下的巨轮慢慢驶向远方
拂去孱弱的昵称

怀揣着孔孟之念
我沿着历史的崎岖
找到了你
我素未谋面的亲人
看着你黝黑的脸庞
是土地的着色
是天空的轮廓
是我的初衷

摸着巍巍而立的山峦
舀起甘甜的清泉
我看见
水牛在田里犁出你的名字
老乡！

(单位:港口乡政府)

老乡
○吴荣

老农 程遥兵 摄

遥望家乡的金黄
○李玉梅

白云悠悠潭水清
○陈迪新

源于“幸福生活不只在于丰衣足
食，也在于碧水蓝天”的蛊惑，也源于
邂逅记忆，我再次走进白云潭。

白云潭处于崇阳县天城镇河田
村，清澈的隽成“S”形蜿蜒而过。爬上
索道山，可以看见白云潭，隽水河，冷
家洲，环绕河流与岸边山峦田野，构成
一幅浑然天成的阴阳大极图。印象最
深的是白云潭的水。潭水是满的。站
在河边，看着潭水，微风吹来，潭水荡
漾，荡得像河水溢上河堤，溢上人的心
头。潭水是绿的，潭深不见底，潭水与
岸边青山相映成趣，像是一块绿色的
宝玉，惹人喜爱。潭水是墨的，每次邂
逅，雄壮青山，碧绿河水，轻摇渔船，歪
斜炊烟，还有岸边嬉戏小孩、綄沙妇
女、挑水老人，形成一幅美丽乡村水墨
画。

白云潭曾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孤
岛，与县城直线距离其实只有 8公里
左右，居住在白云潭的人们，曾经这里
进入全部靠轮渡，因为交通不便，导致
村民生活困难，平均收入一直处于贫

困线以下。
2015年白云潭大桥（崇阳六桥）

建成通车，这是崇阳县唯一一个最后
通车的地方，行至桥头，二春提议下车
步行过去，该桥全长 400多米，宽 11.5
米，总投资 3600万元。漫步桥上，碰
见当地一对年近70岁的农民夫妻，在
拉家常中得知，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
在有生之年能见到白云潭修桥，自从
大桥通车以后，她们夫妻两个每天没
事都要到桥上来回走几趟，老大爷说
他们既不是锻炼，也不是养生，只是单
纯的高兴，我望着老人们蹒跚过桥的
背影，有一种感动在心里沸腾，为他们
满脸皱纹的笑容，为他们的期盼实现，
为他们的梦想成真，为他们对大桥淳
朴的感情。抬头白云飘飘，低头河水
悠悠，脑海里突然跳出毛主席的诗“不
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一桥飞架
南北，天堑变通途”。

走过桥头，继续驱车弯上一条黄
土路，该路路面正在硬化中，坑坑洼洼
高低不平。到了目的地，锁车步行，只

见每户村民家门口都摆放着一条小
船，曾经就是这些小船载着白云潭的
乡亲们进城采购、走亲访友。随着大
桥的贯通，现在各家各户都是以摩托
车、小桥车代步，白云潭除了渔民以
外，大部分小船都被搁浅在家门口，形
成了一道独特的乡村风景，更是一段
村级发展史的见证。

我们走上大堤，堤坝直接隔断了
水域，让上游形成一个平湖，郑兄说这
湖曾经是无名湖，自从白云潭土生土
长的科学家郑日恒在 2014年当选为

“国际宇航联空间推进委员会委员”以
后（注：郑日恒是中国第一位在该机构
任委员的专家），村民们就自发将该湖
命名为“日恒湖”，这是的白云潭人的
骄傲，更是崇阳人、咸宁人、湖北人乃
至全中国人的骄傲。

傍着日恒湖的是黄沙港，对面的
丁家古民居建于元末明初，前依黄沙
港，后靠舵形山，这样独特的地理位置
显然特别害怕地质灾害，一旦山洪暴
发，会遭受泥石流和洪水的无情蚕

食。1992年，在政府主导下，丁家湾
人全部集中移民搬迁到了上游安排平
坦的地方，留下的老屋经过这么多年
风吹雨打，特别是历经了 2015年 6.02
洪灾以后，基本垮塌，剩下一片残垣断
壁，只有横七竖八的石柱子、石门、石
墩静静的躺在山脚下，默默述说时代
的变迁。

带着唏嘘，我们站在黄石港的小
桥上，一叶扁舟从远处漂移过来，船
主是玉姐姐同学的哥哥，正在下网捕
鱼，他热情邀请我们上他的小船。泛
舟黄沙港，夏风暖暖携带云彩，白云
飘飘倒影湖中，鸭子在芒花、芦苇花
下嬉戏，可谓是舟行碧波上，人在画
中游！

回城的路上，我一边听着姐妹们
讨论着那山那水。一边感概着，我坚
信，所有的事物都有自己独特的气场
独特的美，无论是一座城市、一栋建
筑、一个村庄、还是一个人。

灵秀白云潭，未来一定会更美好。
(单位：崇阳县残联)

闲看桑麻吃荞粑
○张金凤

在许多不经意的瞬间，你是否会
有这样一种感受：在与不在，得与不
得，曾在心里激起涟漪的人、事、物，此
刻只剩下怀念。

或许便是为着记下日子的琐碎
和生活的痕迹，为着这些年的这些事
不会随着时间的筛网淡薄遗忘，最后
连怀念都不再有，我们才将暖暖的心
情，温软成文字上的点滴韵致，于指
尖的敲击声里回想着那些美好的滋
味浅笑嫣然，仿佛这一刻世间的所有
惬意都凝滞在了这个秋风渐起的季
节里，那么轻，那么静，那么缱绻和婉
丽。

去霞老家的邀约是一而再的了，
一而再里，总会有人雀跃着欣往，有人
懊伤着不能成行，然后一路想象着缺
席的某某，欢歌声也似乎变得更加自
在了。然后携一片淡黄的秋叶，眺一
处绚烂的美景，“咔嚓”声的对面便会
有一个个把玩着的明朗笑脸，感觉寄
予的同时也照亮了那边的欢畅。

诱惑真的是无处不在的，绿野斜

坡，远山近树正葱笼着，混在其中那一
园的瓜菜却因我们的到来遭遇了不
测；阡陌残荷，独有莲蓬池中傲立，那
禅意深远的画面就有人赤足其中生生
地去破坏；沁香雅韵，芦花蔓妙舞着蹁
跹，有人折下一枝插在身后便将自己
扭成了九尾狐。

那是荞花吗？成片在田间随风清
清雅雅地起伏；这是棉花，零星种在山
腰肆无忌惮地绽开。闻一闻，暗香落
处，硕果枝头沉甸，喂，轻点摘。望一
望，长天蓝白，雁阵列队齐飞，嘘，莫打
扰！想看那灯笼花吗？红火热闹的模
样是婶娘多年精心经营殷实的家，哪
容你轻易剪枝破坏？想尝那无花果
吗？那是叔叔疼爱侄女亲情的甜蜜与
温软，剩不了几颗给外人尝鲜……

秋花正开，掠去田间山野那些红
的、白的、紫的，知名不知名的，也不用
沁香浮动的空气提醒了吧？房前屋
后、路旁坡上，四处映入眼帘的桂花金
色的、浅黄的挂满了枝头，汪家那兄弟
不是养了蜜蜂吗？冲泡成金黄色，香

香的蜂蜜茶哦，你别嫌甜蜜腻人，那可
是人家待客满满的热情。

应该去果园了吧？油榨村的火
龙果采摘园，绝对成规模，绝对是亮
点。来，提上竹篮拿起剪，小心沟里
泥巴沾，摆着POSS别乱晃，果株有刺
需避闪。摘下一个，殷红的外皮撕
开，红红的果肉镶嵌着细小到嘴里几
乎没有颗粒感的黑籽，那甜蜜滋润的
味道，绝对不辜负你们采摘时的渴望
和期待。

玩耍一大圈应该回老屋了，我散
漫的文字也到了表达的重点。“待到你
我花甲，想去乡村安家”，这是时下很
流行的一种思想和作派。那么，霞的
老家应该是许多城市人梦想的地方
了，门前田野老树，中间场地庭院，后
面果园菜地远山，任你多少“陶渊明”
之心都能放纵和满足的了。

当然，我们现在尚无陶公之志，吸
引我们的是汪家两位老人朴实慈祥的
笑脸，是装满记忆痕迹有着视觉凭证
和岁月依据的老屋的舒适和温馨，是

那些无污染纯农家的，甚至平时很少
吃到只存在于那时那年的食物：腊肉
粽子、鼎锅煮玉米、韭菜煎荞麦粑、红
薯闷饭、自制熏肠……好吧，我们平时
都是淑女，无时无刻不在减肥意念里
克制爆饮爆食。今天再看：那谁，谁说
你摘多少玉米就要一口气一个接一个
地吃完？那谁，就等你出去了，还在那
嚼着腊肉一块又一块？那谁，荞麦粑
吃不完的，你眼睛盯着还想兜着走？
那谁，晚上走两万步舞两小时能消耗
掉今天积攒的卡路里吗？

……
村不远，暗香浮动，秋意正浓，诱

惑无处不在。
且将欢笑这般粗糙地制成文字

的书签吧，插入生命的内页。或许会
在某个时候随文字翻起记忆，这些
人、事、物又渐渐清晰，温暖了日子和
心情。或许成为流年里某个午后阳
光下一杯香茗里的碎念：那年，我们
一起……

（单位：崇阳县文广局)


